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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振中，字霭如，1903年

生于河南固始县一个贫寒农
家。成年后入冯玉祥部队，给
冯玉祥当侍卫，不久考入西北
边防陆军军官学校。军校毕业
后，在冯部历任排、连、营长，
曾参加五原誓师和北伐。金振
中戎马生涯的一生最辉煌的

时光是在抗日战场上度过的，
九一八事变后，他一直随第二
十九军转战在长城内外。

从 1936年 10月份起至
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日军
在占领通州、丰台、南口以后，
又把卢沟桥和宛平作为侵占

北平的战略目标，不断在宛平
城东北、卢沟桥一带及平汉铁
路北侧进行挑衅性的大规模
的军事演习。

战事已呈一触即发之势。
师长冯治安和旅长何基沣认
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应慎

重考虑派守宛平城和卢沟桥
的部队。经过反复研究，认为
由二一九团金振中的第三营
防守城、桥最适合。金振中英
勇善战，有胆有识，很注重以
爱国主义精神激励部下，全营
士气高昂。第三营又是一个加

强营，辖 4个步兵连，1个重
机枪连，还有轻、重迫击炮各
1连，共1400余人。

1937年7月6日，驻丰台
的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 1联
队第 3大队第 8中队中队长
清水节郎冒雨率领全中队在炮

兵配合下绕过宛平县城，拐到
铁路北面的大瓦窑一带，再次
在事先未通知中方驻军的情况
下，在卢沟桥第二十九军所部
驻地附近举行实战演习。

金振中为侦察敌情，午饭
后换上便服，在大瓦窑日军演

习地附近观察着敌阵。凭着一
个身经百战的军人的敏锐目
光，金振中感到一场恶战已迫
在眉睫，便立即回营部召集
营、连、排三级指挥员开紧急
军事会议。
“日本人就要动手了！”

金振中进行战斗动员，“我们
的头脑必须清醒，如果有一个

来犯的鬼子从我们的火网里
逃走，那就是我们的失职，做
下了有辱于国家和民众的事
情。追查责任，首先要追查今
天在座的各位。弟兄们，我们
肩上的责任重如泰山啊！”他
继续说，“当然，我们应该本

着最高当局的对日军只应战
不求战的方针，不首先开第一
枪，只是在日军进入我们阵地
百米内，在警告无效的情况
下，才能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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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7月 7日，驻守

丰台的日军第8中队，仍由中
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又到回龙
庙和大瓦窖一带演习。

回龙庙在宛平城西北，大
瓦窑在宛平城东北，宛平城、
回龙庙、大瓦窑成为三角形，
各距 1.5公里，而其中回龙庙

虽是弹丸之地，但战略地位却
很重要，中国常年有驻军在这
里守卫。驻军的任务主要是与
宛平驻军互为犄角，从南北两
方护卫平汉铁路桥，日军一旦
进攻铁路桥，就会受到两翼驻
军的夹击。

夜色降临，雨声淅沥，在
大瓦窑演习的日军不但迟迟

不撤，还在加强构筑工事。夜
里10时40分许，宛平城内守
军突然听到城东北方向日军演
习场地响起十几声枪响。接着，
便是日军集合的哨声和跑步
声。少顷，金振中接到报告，据
日军称：一名新兵在“演习”时

被我城内驻军捉去，日本军官
要求率队进城搜查。金振中立
即联想到九一八事变，预感到
日军要故伎重演，便断然拒绝：
“日方士兵被抓纯属捏造，进
城搜查绝对不能允许！”

金振中立即将此情况向

上报告。何旅长当即斩钉截铁
地命令第二一九团并第三营：
（一） 绝不容许日军进城；
（二）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
击；（三）我军守土有责，绝不
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事。

当夜11时刚过，金振中

接冀察绥靖公署许处长打来
的电话：“据日方说，他们的
一名演习兵被宛平城内驻军
捉进城去，现在他们强烈要求
进城搜查。”

金振中在电话中告诉许
处长，“在这黑漆漆的雨夜，

日军事前未征得我方同意就

到我卢沟桥警戒区内演习，已
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

走失士兵与我方毫无关系。”
金振中特别提醒，“千万莫要
听信日方谎言，日军的企图是
偷袭宛平城，只因我守备森严，
无隙可乘，便捏造士兵为我所
捉，以此为借口，乘夜进城搜查
之机，诈取我城池。”

金振中刚刚放下电话，激
烈的枪炮声便响了起来，炮弹
飞越宛平城墙，将守军营指挥
所炸塌，正在值勤的士兵两人
被炸死，5人被炸伤。各防守
阵地纷纷打来电话向营部报

告：“日军正向我方扑来。”
此时，营部与团部、旅部

专用电话线被日军炮火破坏，
金振中无法向上级请示，便果
断地下达了还击的命令。当
然，金振中绝不会想到，由他
直接下命令还击日军侵犯的
枪声，竟是中国人民震惊世界

的八年全面抗战的开始。
宛平城中日两军开战打

了1个多小时，日军在金振中
第三营官兵勇猛反击下伤亡
惨重，始终未能接近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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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8日凌晨2点，

金振中接到冀察绥靖公署的电
话，内容是中日双方已达成两

点协议：一、停止射击，阵前死
伤官兵各自运回；二、绥靖公署
和日方各自派若干人于5点钟
分乘汽车前往日本北平特务机
关交涉有关事宜，要金振中作
为中方代表之一参加交涉。

金振中离开指挥所时，特

意给部下下了一道命令：“日
军在哪里进攻，就在哪里将它
消灭！”

在交涉中，日方虽承认
“失踪的士兵”已经归队，但
仍蛮横无理地要求我守城部
队退出城5公里，以便日军进

城“调查失踪原委”。5时30
分，双方还在谈判之际，金振
中便接到报告：驻扎在丰台的
日军第 1联队第 3大队主力
部队在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
下，分乘8辆大卡车气势汹汹
地向我宛平城开来。

金振中向日方代表提出
强烈抗议后，便拂袖退场，回
指挥所指挥退敌。在距宛平
城不远的沙岗村，金振中发
现日军已经布防完毕，部队
已展开了战斗队形，全部都
散在各个点上。见此情形，金

振中命令预备队第十连沈忠
明排火速赶至铁路东桥头和
回龙庙阵地，协助守卫桥头
和回龙庙。

天大亮后，东警戒线方向
出现大队日军。沈排长跳出战
壕，站在掩体前威武而严肃地
说：“此处是我军事警戒区，

外国军队未经我军允许不得
进入。”话音刚落，“啪！”日
军军官竟拔出手枪向沈排长
射击。沈排长胸口便冒出一股
殷红的鲜血，“扑通”一声倒
在地上。80余名战斗员见状，
个个怒目圆睁。“打！”随着营
长金振中在电话中下达还击

命令，早已做好准备的战士们
手中的长枪、短枪、机关枪、手
榴弹对准来犯之敌猛烈还击，
日军纷纷中弹倒地。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个白

天，日军毫无进展。在战斗力

上，日军虽然还占优势，但士气
已经消失，便于当晚 9时停止

进攻。
9日凌晨2时，细雨霏霏，黑

夜沉沉，伸手不见五指，金振中亲
率突击队在茫茫夜色掩护下悄悄
接近东桥头，两面包抄，出其不意

地冲入敌阵。顿时日军阵地手榴
弹爆炸声响成一片，官兵们挥舞
着大刀向日军的头上砍去，喊杀
声惊天动地。金振中才19岁的

传令兵用大刀接连砍了 8个日
本兵的头，大刀全卷刃了，最后献
出了自己的一腔热血。

此役仅用一个小时，日军一
个中队几乎被全歼，突击队也伤

亡 200余人，铁路桥和回龙庙
终于收复。

打扫战场时，天已经蒙蒙亮
了，一个隐匿在日军尸体下面的
日本兵向金振中投去一颗手榴
弹，金营长腿被炸断。紧接着，
又开了一枪，子弹击中金营长的
头部。金营长的随从护卫怒吼着

将这个日本兵剁成肉酱。金营长
被抬到包扎所，立即被护送到长
辛店车站转送至保定医院救治。
经全力抢救，金营长总算活过来
了，但被截去了右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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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茵是南昌某科研单

位的工作人员。她气质高雅、
长相出众。沈晓茵不仅有一份
令人尊敬的体面职业，而且有
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同为知
识分子的丈夫吴叔光不仅长
得英俊伟岸，而且事业有成。
尤其让沈晓茵感到欣慰和幸

福的是，丈夫一直对她体贴有
加关怀备至。所以，虽然他俩
已结婚多年，但一直像热恋中
的情人那样情深意笃、卿卿我
我，令邻里亲友羡慕不已。然
而，人有旦夕祸福。一年前那
场意外车祸将沈晓茵原本幸

福平静的生活彻底打乱了。
2006年 5月 2日，是丈

夫吴叔光的生日，她当天早上
就跟丈夫约定好了，晚上到酒

店好好庆贺庆贺。当天下午下
班后，沈晓茵直奔酒店，因为

丈夫和儿子已在酒店等她。
18点10分左右，当她行至离
酒店只剩 500米的时候，一
辆违章行驶的汽车将她撞倒
在地。所幸的是，当时汽车的
速度比较慢，沈晓茵倒地后神
志还比较清楚，只感到全身剧

痛，躺在地上不能动弹。直觉
告诉她，尽管没有生命危险，
但一定伤得不轻。肇事司机吓
得一脸煞白，连忙将沈晓茵送
到附近的一家大医院急救。经
抢救检查发现，沈晓茵没受什
么致命伤，只是全身多处软组

织受伤，并出现外阴部血肿等
症状。得知这样的结果后，肇
事司机以及闻讯赶来的吴叔
光才把悬着的心放下了。

沈晓茵在医院住院治疗了
40天才出院。沈晓茵还在住院
时，交警部门就医疗费和护理

费等问题组织双方进行过两
次调解。但两次调解都因双方
分歧太大而没有达成任何协
议。沈晓茵认为，这次交通事
故，不仅使自己受了皮肉之
苦，而且精神方面也受到了损
害，因为恐惧和伤痛一直在折

磨自己。另外，她还认为，尽管
目前伤势稳定，但不能保证今
后不留后遗症。为此，她要求
肇事司机陈伟鹏除了赔偿自
己所有医疗费和护理费外，还
应赔偿自己一定的精神损失费
和后期治疗费。肇事司机陈伟

鹏则坚持认为，沈晓茵在这次
车祸中伤势不重，没有带来什

么精神损害，自己只能承担其
医疗费等费用，至于精神损害

费等其它费用，自己没有赔偿
的义务。直到沈晓茵出院，双方
还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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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茵住院1个多月，夫

妻双方无肌肤之亲，所以出院
那晚，丈夫吴叔光特意准备了
一顿丰盛的晚餐，吃过晚饭后，
双方都有点按捺不住内心的渴
望，早早就进了卧室。不知是心
理作用还是车祸真的留下了后
遗症，那天晚上，沈晓茵虽然有

着强烈的欲望，但当丈夫吴叔
光准备切入正题时，她的下身
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任凭吴
叔光怎么努力，就是无法进入
她的体内。那晚，夫妻俩彻夜未
眠。沈晓茵的心情糟糕到了极
点，一直在默默地流泪。

休息一段时间后，沈晓茵
并没有发现身体有什么不适
和异常，受伤的部位也已完全
恢复，而且体力和精神方面也
跟发生车祸前没什么两样。可
是，过夫妻生活时还是面临着
尴尬，要么是丈夫无法进入自

己体内，要么就是虽然勉强进
入，但她却毫无快感可言，有
时甚至还会感觉很不适。以
前，她跟丈夫的性生活一直很
和谐。但是现在，她再也找不
到过去那种美妙感觉了。夫妻
之间无法过正常的性生活，这

是一种难言的痛苦，长此以
往，势必影响夫妻感情和家庭
生活。在这种难言之痛的折磨

下，沈晓茵一方面感觉对不起
丈夫，一方面自己也时常心情

烦躁，昔日温柔可人的她变得
容易冲动，动辄发无名火。

吴叔光一开始还强忍隐
痛，时常安慰她，自己则表现出
一种无所谓的样子。可时间一
长，他也开始受不了了，对沈晓
茵的态度也开始粗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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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茵意识到，再这样下

去，自己的婚姻就会出现危
机。为此，她偷偷跑到医院做
全面的妇科检查，以便找出真
正的病因，继而对症下药解除
自己的痛苦。医生经过仔细检
查后告诉她，她在生理上没有
任何问题。沈晓茵便将那场车

祸把自己“私处”撞伤的事告
诉了医生，问医生是否是车祸
留下的后遗症。医生说，这个

不好下结论，因为女性不同
于男性，男性的私处被意外
致伤后，可能会导致很直观
的后果，如阳痿、勃起障碍或
早泄，这样就容易认定是否
有因果关系；女性则不然，她
表现出来的障碍不是那么直

观，所以不好认定。最后，那
位医生要她排除心理障碍，
好好跟丈夫配合，这样也许情
况会出现好转。

此后，沈晓茵每次都极力
跟丈夫配合，但一到关键时候
还是会出现问题。更让她感到
不可思议的是，平时感觉不到
哪里不适，但丈夫一接触到自
己的“私处”，曾经受伤的部

位就感到隐隐作痛。
这段日子以来，沈晓茵被

这种难言之痛折磨得苦不堪
言。她认为，都是这场车祸惹
的祸。于是，她找到肇事司机，
再次向他索要精神损害费。肇
事司机陈伟鹏依然认为沈晓
茵在这场车祸中没有受到精
神损害，拒绝赔偿精神损害

费。沈晓茵不得不将自己所面
临的尴尬处境如实告诉他。陈
伟鹏听后不以为然，用嘲讽的
口气对沈晓茵说：“这真是闻
所未闻，你早已伤愈，一切都
好好的，想不到你竟然会以这
种荒唐的理由向我要钱，这不

是变相敲诈吗？实话告诉你，
我只能给你赔付医疗费、护理
费，至于什么精神损害费，我
一个子儿也不会给。如果你不
能接受，那就到法院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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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12月，沈晓茵一

纸诉状将陈伟鹏告上了法庭。
沈晓茵诉称，被告陈伟鹏违章
行驶将原告撞伤。经验伤确
认，原告全身多处软组织受
伤，外阴部出现血肿。经过40
天的住院治疗，原告伤愈出
院。然而，此次车祸给原告留

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由于原告
在车祸中外阴部受伤，出院后
跟丈夫同房困难，无法过正常
的夫妻生活。久而久之，夫妻
感情出现裂痕，婚姻出现了危
机，给原告的精神造成了极大
的损害。故诉请法院判令被告

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等共

计人民币 8200元，同时判令被
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费 50000

元人民币。
被告陈伟鹏在法庭上辩称，

被告早已伤愈出院，并没有留下
任何后遗症。至于原告称因车祸
造成自己跟丈夫同房困难纯属
无稽之谈，原告为此向被告索要
精神损害费没有任何依据。当法

庭要沈晓茵出示跟丈夫同房困难
的证据时，她为难了。事先，她曾
试图找医生出具自己有性功能障
碍的证明，但医生说，这种证明不
好出，因为女性是否存在性功能
障碍不好鉴定，不像男性，通过某
种医学手段便可以验证他是否有

性功能障碍。无奈之下，她只好向
法庭出示丈夫的证言。可是，法庭
认为，丈夫跟她存在着利害关系，
其证言不能采信。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陈
伟鹏在本次事故中应负全部责
任。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误工费等，请求合理，法
院应予支持。原告未能提供相关
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受到精神损
害的事实以及与车祸之间的关
联性，其要求精神赔偿的理由不
充分，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
下达后，沈晓茵不服，随即向南

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07年 5月中旬，南昌市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
持原判，驳回上诉。拿到终审判
决书后，沈晓茵欲哭无泪。她不
知道谁该为自己的 “性福”负
责，也不知道自己今后能否找回

失去的“性福”。#Ã#�ÄÅ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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